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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9月，秋意渐浓，天空湛蓝如洗，
微风带来丝丝凉意。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斑
驳光影，老槐树在秋风中摇曳，将细碎的阳
光洒满院子。季节的低语，仿佛在诉说着大
地的秘密。

正午刚过，母亲将刚蒸的菜包子放进帆
布包，挎在我肩上。褶子细密，香气溢出。她
叮嘱：“趁热送到你爸手里。”语气里满是牵
挂。临行前，她站在老槐树下，将我衣领的
香囊又缝紧一针，轻声说：“栀子驱邪，保平
安。”
母亲拉着我的手，详细交代路线，声音

轻柔却坚定。她叮嘱我靠路边走，注意车
辆，见到父亲后要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我
点点头，心里却像揣了只小兔，扑通扑通跳
个不停。二十里山路，于未满十岁的我是一
场深邃的远征。步履轻盈却带着迟疑，心绪
如风，既向往未知，也期盼重逢。每一步，皆
是岁月的低语；每一程，都是命运的馈赠。
勇气似山间晨露，在寂静中凝聚，悄然照亮
前路。
凉鞋轻叩，穿过大院，万隆巷斜阳拉长

影子，古井映照60年代的面容。甘蔗巷甜腻
如琥珀，公社桥苔藓书写未载的往事。码头
大街喧嚣如褪色胶片，龙津古桥驮起漕运的
喘息。南岸风起，三里街桂香沁心。三百米
路在布鞋底摩挲，五十五公里碑默然如界
石，沥青安合路映入我的眼帘。

母亲的话在耳边回响，我尽量靠边靠右
走，小心翼翼地避让着路上的车辆。柏油马
路上晒着酒糟和稻谷，阳光照射下的酒糟，
冒着热气，随风向上飘荡，形成一朵朵白

云，飘得更高、更远。空气中弥漫着酸味和
酒味，充斥着我的鼻孔。晒着的稻谷被车轮
碾压后，农民立即用木锹将其抛起，沙尘随
风飘散。
公路两旁是三四米高的梧桐树和白杨

树，树叶挡住阳光，气温在25度左右，微风
吹动树叶，送来阵阵凉风，让人感到无比舒
适。公路两边的水田里，还有少量积水，未
处理的稻茬和杂草在水中摇曳。我走过河口
大桥，来到三岔路口，按照母亲的交代，向
右边岔路走去。

这段旅程，不仅仅是一次物理上的位移，
更是一次心灵的成长。每一步都充满了对未
知的探索，每一眼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天
气阴了下来，我踏上那条新修的砂土路，碎石
在脚下发出刺耳的碎裂声，仿佛在咀嚼着某
种腐烂的东西。路两旁的芝麻秆高得异常，在
风中摇曳，投下扭曲的影子，像是无数枯瘦的
手臂在黑暗中伸展。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气
息，混合着泥土的腥味，令人窒息。

远处的丘陵在昏暗的天光下显得狰狞，
像一群沉睡的巨兽。走近了才发现，路是新
开的，两旁的土坡被粗暴地切开，露出猩红
的断面，仿佛大地被撕裂的伤口。坡地上密
密麻麻的坟头，像诡异的作物，在风中无声
地生长。纸花和花圈在风中飘动，发出沙沙
的响声，仿佛逝者的低语。我的脚步不由自
主地放慢，心跳声在耳边轰鸣，仿佛要冲破
胸膛。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头皮发麻，冷
汗顺着脊背流下。

三四点钟的太阳已经西斜，光线变得昏
暗而扭曲，路上早已没有了行人，只剩下我

一个人在这片死寂中前行。丘陵间的阴影越
来越深，像是无形的怪物在吞噬着光明。我
的呼吸变得急促，耳边不时传来低沉的嚎叫
声，分不清是风声还是野兽的嘶吼。

我站在丘陵的最低处，抬头望去，两边
的土崖高耸入云，仿佛要压下来将我碾碎。
坡度陡峭而漫长，风声在耳边呼啸着，夹杂
着低语和呻吟。我的腿像灌了铅，每一步都
无比艰难，仿佛在与某种无形的力量对抗。

终于，我看到了路北的一排排房子，像是
黑暗中的灯塔。我加快了脚步。当我走进“舒
城县五七干校”大门时，仿佛从地狱回到了人
间。一个战士带我见到了父亲，他正在田地里
干活，晒得黝黑的脸上带着疲惫的笑容。

“爸爸，您来干校几个月未回家，妈妈有
点担心。您晒黑了。”我声音颤抖地说道。

“你初次出城，走这么远的路，你长大
了。”父亲的声音沙哑而温暖，像是从另一
个世界传来的回音。

我们站在田埂上，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
身上，投下长长的影子。父亲的手掌大而温
暖。我们聊了很久，大多是父亲的教诲和叮
嘱，但我的心思早已飘远，耳边依旧回荡着
那段恐怖旅程中的低语和嚎叫。

这时，张家颐叔叔叫我们去吃饭。走入
食堂，四菜一汤的晚餐，摆满了十人一桌的
圆桌，每一道菜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比我
在家吃的饭菜要丰盛得多。我暗自想着，要
是天天都能吃上这样的饭菜该多好啊。我小
心翼翼地用碗盛了点饭，正准备夹菜时，母
亲临行前的嘱咐突然在耳边响起：“吃饭的
叔叔们都是县里、区上和公社的领导，吃饭

时要懂规矩，别只顾着夹自己喜欢的菜，失
了礼数，让人笑话。”
抬眼间，见叔辈们眉头深锁，目光游离，

嘴角微沉，每一口饭都似咽下心事。桌上只
余筷碗轻响，空气凝滞，压抑如铅，时光仿
佛也在这一刻悄然停滞。
我忽觉，我的到来惊扰了沉寂。如误入

者，笨拙触碰心弦。为免惊动，轻夹青菜，低头
细嚼，动作如羽，咀嚼无声，生怕打破凝固。

张叔叔夹了一块红烧肉到我碗里，我正
要推辞，父亲轻声说：“接着吧。”张叔叔笑
了笑，声音温和：“别多想，好好吃。”他起身
为我盛了一碗热汤，递到我面前。我接过
碗，热气扑在脸上，心里突然一暖。低头喝
了一口，汤的温度从喉咙滑到心底，紧绷的
情绪也慢慢松了下来。那一刻，我感受到一
种无声的关怀，仿佛所有的沉重都被这碗汤
的温暖融化了。

晚饭后，张叔叔带我去乡间散步。我看
到远处有只“大狗”，想跑过去和它来个亲
密接触，张叔叔急忙一把拽住我：“那是狼，
尾巴拖地了，不能乱跑啊！”我这才意识到
危险，心里既后怕又感激他的细心。
晚上睡得很早，房间昏暗看不清，感觉

房间住了许多人。大通铺上和父亲、张叔叔
住在一起。
夜深了，我躺在通铺上，思绪难平。张叔

叔的温暖如春风，化解了我的拘谨。父亲的
鼓励下，我融入其中。这不仅是美食，更是
心灵的触碰。那份温情与信任，已深深刻入
记忆，成为生命中最暖的一页。

晨光微露，我匆匆用过早餐，与父亲和
张叔道别，踏上了归途。正午时分，母亲已
站在家门口等候，目光中满是牵挂。她轻轻
翻看我的香囊，栀子花瓣随风飘落，仿佛时
光的碎片，悄然融入尘土。她望着我，嘴角
微扬，轻声赞叹：“你真厉害！长大了。”
推土机的铁铲轰然落下，尘土漫卷。母

亲的身影似书签，夹在我远行的诗篇里。母
亲的栀子香，父亲的沉默，张叔叔的关怀，
在轰鸣中愈发清晰。

九月的风载着思念，穿越丘陵，只为重
逢。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是归处。

只 为 与 您 重 逢
郑向荣

儿子最近在肥，家里又是他和爷
爷奶奶老太，四个人一起生活。看着
已经二十出头的儿子和几位老人朝夕
相伴，恍惚间，儿子刚出生并被带回
老家抚养的一些场景，又清晰地浮现
眼前……
逝者如斯夫！时光真是如流水，

转眼间，二十多年的光阴已悄然流
逝。回首往事，那些温暖的记忆如同
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虽已褪去了最
初的鲜艳，却依然在心底散发着晶莹
的光芒。一切仿佛就在昨日，随着那
一声响亮的婴啼，一个粉嫩的小生
命，带着全家人的期盼与祝福，来到
这个人世间。
儿子出生时，小名原本在“聪

聪”和“壮壮”之间犹豫不决，最终
是爷爷拍板定下“天天”，寓意“羽
翼冲天”，寄托了他对孙男的无限期
望。从那时起，儿子的小名便成了
“天天”。古诗云：长风破浪会有
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爷爷寄寓孙子
的人生未来，能如大鹏展翅，一飞冲
天。
儿子刚出生时，爷爷奶奶还未退

休，是老太最先赶到我所在的城市陪
护。那时候，七十多岁的老太身体还很硬朗，护士刚把孩子从
产房抱出来，她难掩激动，一把将小娃儿搂进自己的怀里，这
是她的第一个重孙。儿子见到的第一个长辈就是老太。

第二天，爷爷奶奶匆匆赶过来。那是个冬天，我正在病房
外头的水池边搓洗尿布，老远就听见爷爷在大声地喊问：我家
的孙子在哪里！当我领着他们进入病房，奶奶迫不及待地抱起
孙子，爷爷在一旁呵呵笑着插不上手，老太则跟在后面连声提
醒：“你们慢着点，别吓着孩子……”老人们虽然身份不同，但
他们那份对后辈的深爱，此刻都如同汹涌的大海。

儿子出院回家后，爷爷奶奶和老太早已把一切准备妥当。
那时候家里条件有限，尿片都是用火盆烤干的，家里弥漫着一
股冲冲的味道，但在家人们的鼻息里，他们嗅到的只有浓浓的
婴儿奶香。
春节时，一家人围在小小的摇篮旁，彼此脸上都堆满了笑

容，大家看着里面那个粉嫩的娃娃，轮流凑上去亲一口，仿佛
那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虽然儿子还不会说话，但他的每一
个笑容，都让家人感到无比的幸福与满足。

儿子满月时，我从朋友那儿借了一台手提摄录机，记录下
了全家人帮他洗澡的温馨一幕：几只大手上下托举着他，一个
人小心翼翼地把他的头抬高，一个人在底下托着他的小屁股，
另外的手，有的在轻柔地擦拭他的小脸，有的在细致地轻擦他
的娇嫩身体，大家的手都感觉滑腻腻的，也都是香香的……

那一刻，我感慨万千：每个孩子都是父母心头的肉尖尖，
都爷爷奶奶珍贵的宝贝，因为这是生命的传承。如果没有了传
承，人世间便没有了希望。正如《诗经》中所言：“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这份血脉相连的情感，代
代相传，生生不息。

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孩子。儿子十个
月大时，便被送回老家，交由爷爷奶奶和老太抚养。爷爷当时
还在工作，照顾孙子的重任主要落在奶奶和老太肩上。儿子在
摇篮里，是老太一点一点摇大的，一如我幼小时，是外婆摇大
的。
后来爷爷退休了，时常抱着他出去玩，结果儿子养成了个

“坏习惯”——— 只有靠在爷爷肩头晃悠着才肯入睡。爷爷也不
嫌其烦，总是乐呵呵地承担起这项任务。爷爷是老师，退休后
喜欢抱着孙子在校园里转悠。渐渐地，校园里的同学们都认识
了这个“小可爱”，课间看见他们爷孙来了，便会有哥哥姐姐
跑过来，抱走儿子，带他去看花、看鸟、捉蝴蝶……儿子除了
犯困时要靠在爷爷肩头睡觉外，其余时候，也是非常喜欢这些
大哥哥大姐姐来抱他，带他“疯”。

我是在儿子送回老家两个月之后，才得空回去看他。到家
时，他正在摇篮里酣睡，爷爷奶奶和老太不允许我弄醒他，我
便只得静静地守在旁边。也许是“父子连心”，没过多久，他
睁开了眼睛。起先，他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胡子拉碴的男人，
感觉有些陌生，但仅仅几秒钟后，他突然冲我笑了起来。

那笑容至今深刻在我的脑海：先是眉眼弯弯，接着嘴角上
扬，最后整张小脸像花儿一样绽放开来。他认出我了！他从被
窝里伸出小手，仿佛要扑向我。我的眼角湿润了，心里满是感
动：我的小儿，你想我，正如我想你一样。我一把抱起他，举
过头顶，旋转起来，耳边传来他咯咯的笑声……“相见时难别
亦难”，以后我们每一次的相见，都是如此珍贵和难忘。

有一次，我放假回家没见到儿子，便问父母：“天天去哪儿
了？”父亲告诉我：“老太带他去买馄饨吃了，刚走不久。”我
立刻追出去，在菜市场路口，远远看到一老一小手牵着手，在
前方慢慢走着。后来老太告诉我，天天很懂事，他说：“老太是
老人，走路要慢点，我牵着你走。”遗憾的是，那时候没有相
机或手机，我也不会画画，那一幕只能永远留在记忆里，只能
用文字简单描绘。这份牵手相伴的温暖，跨越了年龄与辈分，
也永远留驻在记忆的长河里。

有一天，我正好在家，奶奶要带天天去电视台玩，我也一
起去了。儿子平时胆小，但那次有爸爸在，他显得特别开心，
在花坛边沿踮着脚疯跑，奶奶根本追不上。那些年，奶奶为孙
子操劳，明显瘦了许多，而她的孙子却一天天长高了、长壮
了。儿子的幼年，我作为父亲缺席了许多，爷爷奶奶以及老太
虽然给予了他无尽的慈爱，但是因为父母的缺位，导致他自小
就缺少“安全感”。后来我一把将他从花坛上抱起来，让他跨
骑在我的肩头。我听见奶奶在后面大声说：子将父作马；头顶
上就立马传来稚嫩地童声：父望子成龙！然后，儿子和奶奶一
起大声地笑起来，而我的泪水也悄然滴落。这也是平时爷爷奶
奶与他游戏时的教育。

还有一年，爷爷带他去政府大院玩，那里许多人认识爷
爷，纷纷过来打招呼。起初，天天还很懂礼貌，爷爷让喊谁他
就喊谁，后来他有些不耐烦了，一个人跑到草地上，跟蚂蚁
“聊天”。爷爷过去时，正听见他在那喃喃自语：“蚂蚁爸爸，
蚂蚁妈妈，蚂蚁宝宝……”事后，回家时，听爷爷描述当时的
场景，我不禁再次潸然泪下。我当时还写过一篇小文《想念小
儿》，内里有这样的文字：我的小儿，今夜你安睡了吗？你幼
小的心灵，是否能够体谅父母的难。我们是爱你的，每当夜深
人静的时候，对着你的照片，我都将思念强忍着。那种刻骨铭
心的思念之痛，在血液里汩汩流淌。

匆匆那年，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他
会永远记得老太带他去吃馄饨的情景，也永远会记得爷爷奶奶
陪伴他成长的点点滴滴。那些年，老人们多有辛劳，但因为爷
爷奶奶、老太的悉心照料，家中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欢声笑
语，儿子也在爱的温暖中茁壮成长。

如今想来，那过往岁月里的每一次拥抱、每一次笑声，都
是时光馈赠给我们的珍贵礼物。如今，儿子已经长大，但那些
曾经的点点滴滴，依然如星辰般闪耀在记忆的夜空中。

耳畔忽然响起《人世间》里的那首歌：“草木会发芽//孩子
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会为谁停下//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
下一方烟火//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孩子啊//祝你踏过千
重浪……我们啊//像种子样//一生向阳。”我儿天天，我们对
你最深的期许，就是愿你在人生旅途中，永远心怀光明，勇敢
前行。
匆匆那年，岁月如歌，亲情如诗。那些过往的平凡日子，现在

忆起，格外感觉温暖而厚重。如今，站在时光的岸边，回望那段匆
匆而过的岁月，心中满是感激与怀念。

匆

匆

那

年

郑

策

在春天的怀抱里，我们慢慢说着
过去，微风吹走了冬的寒意，我们眼
里绚烂多姿的春天，是那么美丽和神
奇……
春日的阳光总是带着一种温暖而

透明的质地，像蜜糖般流淌在窗棂上。
我常在晨光熹微时推开窗，看檐角垂
落的雨珠折射出七彩光晕，仿佛昨夜
星辰的碎片遗落在人间。风从城南方
的桃林掠过，捎来细碎的芬芳，那些粉
色的花瓣在枝头颤动，如同少女初次
梳妆时羞赧的脸颊。
城西湖畔的石阶上还残留着少年

时凿刻的歪斜字迹，当年我们总爱在
此背诵“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
唱歌声”等诗句。三月的水面浮着新
绿的萍藻，木船划过时荡起涟漪，惊
起白鹭翩然起舞。晨读声与橹桨的吱
呀声交织成韵，连空气都浸润着墨
香。那时的光阴是摊在膝头的课本，
是风筝线轴转动的清脆声响，是足球
掠过青草时沾上的泥土气息。黄昏归
家路上，裤脚总沾满蒲公英的绒毛，
衣襟口袋里藏着几颗未曾吞咽的野
莓，酸涩的汁液染红了掌心纹路。

记得那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一
个春光明媚的早上，她在湖畔的丁香

树下驻足，发梢缀满细碎白花。我们并肩坐在褪色的木椅上，
吉他弦音与流水声应和成曲。她指尖拨动《春光美》的旋律至
今仍在心灵深处萦绕，如同春蚕吐丝般缠绵。那时的我们尚
不知晓，有些花期注定短暂如朝露，世俗的藩篱终将青涩的
情谊隔成两岸。如今旧钢笔仍在案头蒙尘，笔尖已磨出圆润
的弧度，恰似岁月将棱角悄然抚平。而那些在稿纸上洇开的
墨痕，却比任何誓言都更经得起时光淘洗。

春日的雨总带着某种慈悲，润物无声却催发万物生长。
我常在檐下看雨珠顺着灰瓦滑落，串成晶莹的珠帘。邻家孩
童在雨中追逐，笑声惊飞檐下的燕子。他们衣角溅湿的泥点，
恍惚间与四十年前那个在湖畔踢球的少年身影重叠。原来时
光并非直线流逝，而是以春水为载体，在记忆的河床中迂回
盘旋，将往昔的倒影投映在当下的涟漪里。

晨光又爬上窗棂，我见檐角新筑的燕巢已孵出绒毛初生
的雏鸟。它们稚嫩的啾鸣声里，藏着整个春天的秘密——— 原
来春光之美，不仅在于桃红柳绿、莺啼燕舞的表象，更在于它
用温软的指尖，将生命的金线一寸寸织入我们的肌理。那些
在湖畔读过的诗卷、琴弦上流淌的旋律、钢笔尖划过的稿纸，
都化作时光长河中的金砂，沉淀成生命里永不褪色的光泽。

一阵春风拂来，书桌上的旧日历被吹开扉页，三月三的
日期上仍残留着红笔圈着模糊的心形印记。窗外的桃花簌簌
飘落，带着从容的姿态，像极了我们终究学会的、与时光温馨
相拥的方式。

在这艳阳高照的春天里，细细地梳理着过去，虽然人生的
春天已经过去，但是人到中年只不过走在秋天里而已，让我们
拥抱这绚丽的春天，沐浴着春光，一生向阳。

那个春天，老天爷好像生气了，好
长时间都黑着脸，不给好脸色。等到露
出笑脸时，已差不多二月底三月初了。
好不容易逮着个晴天丽日，才到公园
里看看。
放眼望去，满地小花都开了，黄

橙橙，蓝茵茵。一朵朵、一簇簇地散布
在草丛中，像天女不小心洒落的花
瓣，飞得到处都是。那些小不点儿，躲
躲闪闪，蹲在草的脚边，眨巴着小眼
睛，傻不溜丢，憨态可掬；那些刚绽笑
颜的，则半推半就地站在草的腋下，
或身后，忸忸怩怩，偷偷看我；只有那
些见过世面的，才探出头来，对我礼
貌地笑，大方地打声招呼。听到我们
的对话，草丛立刻涌动起来，都朝我
点头眨眼带招手。我也像它们那样，
热情地眨眨眼睛，招招手，像对待熟
识已久的孩子。稍一恍神，我突然笑
了：这要是在大街上，朝一群素不相
识的人挤眉弄眼带招手，人家说不定
当你是傻子，或另有图谋。可是和这
群小花们的互动，完全是毫无顾忌，
随心所欲。难道我的前世是花仙子？
也未可知。不然，我们怎这样投缘呢？
和我熟悉后，花儿朵儿自然朝我涌
来，它们挤挤扛扛，碰碰蹭蹭。我对它

们宽容地笑笑，摸摸这个拉拉那个，
顺便将一个烂苹果踢到小花根部，期
望来年，它能鹤立鸡群地长在平庸的
花丛里，给我一个灿烂的笑容。
春风牵着我朝前走，看见一片新

长出来的嫩草，很喜人。原来这里躺着
一块水泥板，去年搬开后，草儿们才出
头。草比人命大，虽然卑微，但绝不卑
贱，始终充满信心地等待着，机警地窥
视着。没有了重压，它们瞅个空子，钻
出地面，发几根芽、长几片叶、吐几个
露珠，确信再没人贱踏它们，才呼拉拉
破土而出，绿茵茵长满一地。也许草儿
们的求生欲望，感动了四周的花们，于
是争着抢着，来到这片充满生机的地
方，扎下了根。比如这黄色的地豆花，
这紫色的蜻蜓花，都能随着匍匐的细
藤，一铺一大片。微小朴素，不事张扬。
但是能从初春开到深秋，给单调的草
地，增添一抹亮色，谁到这儿都要多看
几眼。
来到向阳的高坡地，放眼一望：面

前的花儿全开了，一大片，一大片，把
我惊呆了。它们全冲我发笑，这倒让我
很不好意思。
不知是我一愣神的傻劲，惹笑了

它们，还是我不合时宜的穿着，显得好

笑。它们竟孩子似的，肆无忌惮地笑
着，冲我傻乐。有的半掩芳唇，忍俊不
禁；有的大张嘴巴，前仰后合；还有
的……靠我脚边的花更有意思：并蒂
的小花，像两只酒盅，纷纷举起，又慢
慢放下，邀我对饮的样子。我蹲在它们
面前，伸手抚摸那粉嘟嘟的花瓣，像抚
摸小丫头的脸蛋，从手心一直滋润到
心里。
一阵笑声引我到公园的南边，隐

藏在树林里的笑声看不见，倒是发现
这里的草儿们比别处明显绿一些，厚
一些，像一大块绿色地毯，与远处枯瘦
的草们，形成鲜明对比。我太喜欢了，
于是坐下来。我想，这大概是一个月
前，水管子夜里偷跑出来玩，忘了关
门。这逃跑的水喂饱了草们，才如此地
青绿新鲜。和喜欢的东西在一起，做个
梦也是粉色的。按说，能让草滋润的地
方，也一定能让花茂盛，可遗憾的是，
这草地单调得别无二物。这太可惜了。
呵，忽而抬头看见有物种弥补了———
一棵牵牛花。红红的，映亮了我的眼。
它攀住一株三米高的树，全力伸展，奋
力攀爬。也就三根藤蔓，五六朵花而
已，却让人爱怜，让人振奋。每朵花，都
鼓荡着生命的活力，像小喇叭一样，奏
响生命的乐章。我不禁想起一首儿歌：
小喇叭，开红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向
着高处用力爬，高处开遍小红花。
散步回来，老伴说：“笑容满面啊！

遇啥好事了？”我心说：你哪知我满心
的花儿，都在含笑呢！

天边的晚霞
是多年前
橘红的绸子
自由自在
流淌到幼年，变成丢

在身后的手绢
流淌到少年，变成塞

进背包的情书
流淌到青年，变成驶

向大海的风帆
这绸子萦绕着我的梦
我在柔软的云朵上熟睡
可它被名叫时光的小

偷抽走
丢在了冬日正午的站台
我没能在那一站醒来
便在昏睡中抵达终点
零点的钟声敲响
车窗外是一片风雪
我想找回绸子
可我乘坐的是单趟列车

饺子馆
街角的饺子馆
总是热气腾腾

橱窗的雾气像是绒毯
轻轻的裹着两个穿梭

的身影
我每次路过
总会驻足良久
因为我总爱回味
店里飘来童年的味道

今天或许是最后一次
路过
我微笑着挥了挥手
港口的汽笛催促着我
奔向前往霓虹彼岸的

邮轮

多年以后
当我抛却彼岸的千灯

光影
划着一叶孤舟缓缓泊岸
只见远处的饺子馆
像是一只孤独的萤火虫
在黑夜里闪烁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正倚着门框
向彼岸的方向张望

记
得
那
年
三
月
三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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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笑
李太芳

绸 子(外一首)

杜 渐

当泽普的胡杨洋溢金秋的笑
脸，当皮亚勒玛乡的石榴害羞地簇
拥在一起，当滚圆的核桃跳跃着边
地的舞蹈，与大地亲吻的时候，我
们在祖国南疆——— 皮山，这个美丽
的地方，相遇、相识和相知。师者
如光，使命在肩。在大家的眼里，
来自安徽涡阳的崔兰杰是长者，是
挚友，更是皮山播撒希望的一粒种
子，淡淡一抹微笑间，如饱经沧桑
的梧桐，静静地守卫在援疆驻地小
院。
事实上，戈壁滩的风，粗粝而

凛冽，裹挟着细沙，不时拍打着校
园斑驳的窗。教室里，一双双澄澈
的眼睛，像沙漠中的绿洲，渴望着
知识的甘霖。崔兰杰又一次打开昨
晚精心准备的PPT，展示他熬夜而
得每天必备的“大思政课”——— 为
什么要学习？怎样学习？在中华民

族的这个大家庭，五十六个兄弟齐
头并进，一个都不能少！崔兰杰如
是说。
也许初到新疆，陌生的环境、

恼人的时差、干燥的气候都会让人
无所适从，但微笑和真诚能融化一
切。清晨，崔兰杰准备好牛奶和鸡
蛋，带给孩子们一起品尝；傍晚，
崔兰杰将总结打印好的资料分发下
去，分享这一天的收获。在崔兰杰
的教育词典里，一句简单的问候，
一个自信的笑容，一个鼓励的动
作，都是师者应有的表达方式，如
春风般走进孩子们的心灵。崔兰杰
说：“一边育人，一边赏风景”，美
的教育，如淙淙泉水流经皮山，滋
润每一个人的心田。真情而执着的
付出，让梦想照进现实。
天山脚下的夜晚，静谧而安

详。崔兰杰站在宿舍的窗前，遥望

远方。援疆之路，任重而道远。他
知道，自己就是这里的一棵胡杨，
唯有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用自己的
心灵守护，它虽然平凡，却坚韧不
拔。援疆之路，是生命之路，守望
之路，它承载着民族团结、国家稳
定、区域发展的光荣使命，它是来
自全国各地志愿者和兄弟民族紧紧
拥抱在一起，共同谱写新时代的伟
大篇章。

“最亮的星星，总是能在黑暗
中闪耀”，援疆的岁月，是短暂亦
是永恒。从安徽到新疆，八千里路
云和月，雄鹰展翅跃中华，这不仅
是一场跨越山河的奔赴，更是心与
心的交融，是民族团结最美的见
证，浇灌和诠释着对祖国南疆这片
土地的深情和热爱，如昆仑山上冉
冉升起的一轮新月，熠熠生辉，亘
古不变！

静守疆边慧如兰
李乃滨

前天晚上，我沿着步行街散步，
耳边突然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老
板，有刚烤好的、又软又甜的红薯，
只要4元一个，要不要尝尝？”我停下
脚步，抬头看见离我二三米的路灯
下，有一位老者，用一双浑浊的眼睛
带着希翼的目光看着我，其白白的
头发从头顶的帽沿边里钻了出来，
脸上的皱纹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
深且黑亮。见我走到跟前，用右手打
开烤箱盖，一阵香气扑面而来，让我
的双眼前出现刹那的迷离。

那年，学校放寒假，乘坐的客
车在路上坏了，耽误了几个小时，
造成车子到霍山汽车站已华灯初
上，一下车，才发现冬天的夜晚比
白天更为寒冷，脸颊被阵阵寒风刮
得又疼又冷，肚子里也不时传来

“咕嘟”声，才知道自己已经饥肠辘
辘了。抬起头，发现不远处，有一位

老伯正烤着红薯，于是，我立刻背
着包一路小跑到红薯烤摊，对老
佰说：“给我烤两个大的。”说完，
边跺着脚搓着手，边等待红薯被
烤熟。

正准备付钱时，我才发现裤兜
里的钱不见了。我十分沮丧地说：

“对不起，钱丢了，红薯不要了。”老
伯憨厚地笑着问：“小姑娘，饿了
吧？”我点了点头，准备离开红薯
摊，走回家，就能够尽快吃上一碗
饭。这时，老伯用粗糙的大手拉住
了我，关心地说：“小姑娘，现在是
腊月天，滴水成冰，天冷人会感觉
更饿，估计你还是中午吃的，一定
饿坏了，把红薯吃了，大伯今天请
你，不要钱。”并麻利地把两个包好
的红薯递到我手上。我一番感谢，
立马“解决”了它们。吃完后，我再
次凝望已经两鬓发白的老伯，低头

向他认真鞠躬道谢，背起包转身向家里
走去，虽然当晚的寒风仍旧冷冽，但心
里感觉很饱很暖。

“老板，请问要几个？”我的思绪立
刻回到现实，买了几个红薯。拎着它们，
又疾步向家走去，希望家人能趁热吃
下，品出它的香甜。

红 薯 的 香 甜
纪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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